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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生产力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共十四 称大凉山县（注）。昭觉等十一县位于黄茅埂以

地区。以东是雷波等三县所在地的小凉山地区。全州面积估计约三万平方公里。

全州山多，河谷狭窄。大凉山地区海拔高而山势舒缓，其河谷一般海拔一千二三百

公尺到二千三四百公尺，在布拖、昭觉、普雄、甘洛等县境内有些冲积小平坝；小凉山

地区海拔低但山势陡峻，其河谷一般海拔只有六百公尺到一千三四百公尺，仅雷波、马

边有极少数更小面积的平坝。至于全州最高海拔的龙头山则达四千公尺以上。

度。全州除高山地带外，气候不太寒冷，年平均温度为摄氏 大凉山地区的年平均

度，最低为零下 度；霜雪 个月；年温度略低，且气温变化大，最高达 雨期一般达

量为 三个公厘以上，但集中在 月。小凉山地区的年平均温度较高，气

温变化较小， 度， 公最低为零下最高为 度；霜雪期一般只有三个月；年雨量为

厘，但不如大凉山的集中。

由于平坝面积很小，（估计平坝只占全州耕地总面积 以下），耕地一般分布在

中山地区的坡地上，这些坡地的坡度在小凉山又比大凉山为大。如雷波县的马颈子区，

度。同时一般 度，个别达耕地的坡度都达 ，由于缺乏水利设施，耕地只靠雨水灌

溉。全州的河流并未利用作水利工作。

全州的生产，根据我们在七个地区的调查，可以归纳为以下的主要情况：农业是主

要生产部门，手工业没有从农业分离出来，畜牧业、渔业、林业只是作为副业生产，商

品交换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

注：即甘洛、越西、普雄、喜德、普格、布拖、昭觉、美姑、洪溪、金阳、瓦岗、

雷波、马边、峨边等县。后普雄县并入越西县，洪溪县并入美姑县，瓦岗县并入金阳

县；马边、峨边两县又划归四川乐山地区；并将原西昌地区的冕宁、西昌、德昌、宁

南、会理、会东、木里、盐源县并入凉山州，新设了西昌市。因此目前凉山彝族自治州

共辖十七个县和一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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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一 要、 生 农 业产部——

无论在边缘区或中心区，农作物有荞子、水稻、包谷、洋芋、豆子、大麦、小麦、

燕麦、园根、豌豆等种；从全州看，以荞子、包谷、洋芋三种为主产作物。

以上主要农作物中有不少是近代传入彝区的。据调查，水稻在巴普乡、城南乡种植

只有 多年的历史；包谷在巴普则只有 年历史；只有荞子是彝区很早就有的。

全州的土壤种类可以分为：黑沙土、灰棕色沙壤土、冲积土、沙壤土、砾砂壤土、

粘壤土等 种；平坝水田多半为黑沙土和冲积土 种。，而中山地带的坡地则分别为后

从土壤肥沃程度看，坡地土壤含氮、磷、钾肥都“低”；而河坝水田则含氮、钾肥

“中”、含磷肥“低”。

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是粗放经营、广种薄收。

首先，从生产工具看：种类不多，质量低劣，构造也简单。如主要翻土工具的犁头

铧口，其中线长度一般在 市尺以下，犁土深度 寸左右；锄头一般只有两种：板仅为

锄和挖锄；木齿耙和钉耙广泛使用；脱粒工具只有极其简单的、两木棍相接的链枷；一

般没有施肥工具而只用手撒肥；等等。

这些简单的生产工具为黑彝和富裕曲诺所占有者又比阿加和贫苦曲诺占有者为粗

壮，且数量也较多。

应当说明，在边缘区的甘洛和雷波两地使用的生产工具，无论种类和质量都较中

心区的昭觉、美姑为多为好。如雷波使用的锄头一般就有 种，即铲锄和尖锄也普遍使

用；甘洛斯补、宜地两乡已有糊田埂和耙田的水锄和铁齿耙。两地使用的铧口中线也在

尺以上。雷波的彝汉杂居地区已使用风净谷物用的风车；甘洛在 多年前已有农作物

加工用的水碾；等等。

同时，从时间因素言，生产工具在近 多年来也有过一定程度的变化。鸦片在凉山

普遍种植以前，彝族地区能提供作为彝汉之间商品交换的实物不多，且价值低下，因而

那时的铁质工具更细小；以后，由于种植鸦片需用的工具较多，且能提供作交换的物品

价值较昂贵，因而铁质的工具较为粗壮。如巴普在种鸦片前，铁质农具的制造只是靠从

雷波买入价值贵、折耗大的烂铁锅作原料，每斤破铁制成工具后，仅有 两 左 右 的 重

量，当时木质农具使用更多；以后，即用鸦片换来不少毛铁块，农具的规格略大，种类

和数量也增多。还应看到，这一时期生产工具的变化是远不足以抵消鸦片种植对彝族地

区的农业生产的掠夺作用，这点将在后面叙述。

其次，从栽培制度看：一般耕地（包括水田和旱地）只是一年一季，而根据当地的

气候条件，每年是可以收成二季的。多年轮歇也很普遍，许多坡度略大的旱地就采用三

年或五年、甚至七年一季的方法，即生产水平较高的甘洛斯补乡和宜地乡，其旱地也有

以上是三至七年的轮歇地。边缘区的甘洛和雷波，也有一些地区的田地是早已耕植

两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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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耕作技术看：不注意选种，也没有任何的选种工具；浅犁浅耙；施肥不足

或根本不施肥，美姑县的巴普乡和九口乡种水稻就是一般不施任何肥料；认为人、狗粪

是最秽物而不作肥料使用；没有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方法，并对病虫害存在迷信观点。

此外，还对轮歇地的耕种，普遍采用“打火地”方法，即将多年轮歇地生长的荆棘矮树

砍伐，然后用火烧成灰烬以作肥料，这也是与落后的栽培制度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耕作

技术。

耕作技术在边缘区的斯补、宜地、狮子村要比广大中心区进步，那里一般主要作物

的犁耕、薅耙都有二次，施肥较多，也有施追肥的。

耕作技术在近百年前又更为粗放。如巴普在约 年前（调查对象说三代前），包谷

一般是撒播的，不中耕除草，行株距离也极为零乱，而目前则已点播，中耕除草二次，

行株距离也讲究。水稻在近百年的耕种技术也比近年粗放，如当时巴普的水稻只一犁一

耙，不灌冬水，播种面积也比现在小得多。

第四，从水利工程看，除了在个别地区有了一些灌溉系统外，其余广大地区，包括

中心区或边缘区都没有任何水利工程；河谷地带不修筑任何堤岸，经常患涝灾；山区没

有开设水塘、沙凼等保持水量的措施，天然的水沟和溪涧绝大部分没有利用；少有梯

地，一般坡地的坡度达 度到 度；不保护林木，原有的林木随意砍伐，甚或烧山林以

取灰肥。

例如，昭觉城南乡的情况就是这样：“本乡滥伐树木，土地多年休闲，乱放牲畜，顺

坡耕作，致 度的坡地都开为耕地，森林灌木遭到破坏，地面没有复盖，坡土平地皆无

背沟沙凼，每当山洪暴发，泥沙随着洪水流失。土层不厚的坡土，已成为石谷滩。土层

较厚的坡土已造成大小长短不同程度的抽心水槽。每年的自然规律是：‘春有旱灾，夏

有洪灾，不雨就旱，一雨成灾’。因此山下的土地成为望天水田，山上的耕地成为无娘

的旱地。”

至于边缘区的甘洛和雷波在近百年来已有不少沟堰，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灌溉

系统。

第五，从主要农作物的繁殖系数看，水稻在中心区的美姑、普雄和昭觉只有 倍左

右（因多半不施肥，广种薄收），在边缘区的甘洛和雷波则达 倍；荞子在中心区或边

缘区只有 倍，在边缘区的狮子村则略高些；包谷在中心区或边缘区都在 倍左

右。

各　　　　地　　　　包　　　　谷　　　　的　　　　繁　　　　殖　　　　系　　　　数 单位：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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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共凉山州委一九五六年调查。

根据我们在几个地区的调查， 斤左右；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每年只有原粮

而按等级人口平均粮食产量，又具有极大的差别，这就更反映了彝族原来社会的被统治

等级的缺粮情况是异常严重的。因此，不少地区的彝族劳动人民在解放前就以野草野果

充饥，如在解放前，马颈子的呷西和阿加经常吃的野菜就有 种

各　　　　地　　　　荞　　　　子　　　　的　　　　繁　　　　殖　　　　系　　　　数　　　　　　　　单位：倍

各　　　　地　　　　水　　　　稻　　　　的　　　　繁　　　　殖　　　　系　　　　数　　　　　　　　单位：倍

如按每市亩产量计算，包谷在巴普平均亩产为 斤；荞子在斤，在马颈子为 巴

普平均亩产 斤，在马颈子只有 斤。同时，在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中，以低产作

物所占的比重最大，因而形成整个凉山地区的平均亩产相当低下。

自治州全州彝族聚居区常年耕地面积的分布和平均每亩产量约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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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等　　级　　人　　口　　平　　均　　的　　粮　　食　　收　　入　　　　　　单位：市斤

注： ）以上产量是以收成总数平均，其中并未除去种子，而种子约占收成数

）黑彝等级；（ 平均产量是指其所占土地的收成量，内应除去劳动的娃子所消费

的伙食和租佃者的除租额以外的收入，不是全部由黑彝本人消费。

农业生产的劳动组织一般是分散进行。个别地区如普雄瓦曲曲乡则在极其简单的协

作下进行的，如一人掌犁，一人拉牛前进，体力不足的老少劳动力在后面碎土，并同时

撒种或 粪。这种分散的劳动形式无论哪个等级都是如此，如黑彝本身不劳动，其娃子

虽多，但劳动时也是分散进行；至于缺乏劳动力的曲诺或阿加，也通过彝族原有的“埃

撒”和“埃字”的互助习惯，以调剂劳动力的余缺。

“埃撒”的“埃”，彝语意即气力，“撒”意即请求帮助，彝族社会中那些缺乏劳

动力的人，或者无劳动力的人，请求有劳动力的人无偿地去帮助他们劳动生产，就叫

“埃撒”。一般由被帮助户提供伙食；如果被帮助户很贫困、则帮助者不但自带农具和

耕牛去干活，而且伙食也要自备。

“埃字”的“埃”，意即气力，“字”即抵偿，也就是换工生产，作工日数大致相

等之意。如果不相等，无论作工日数多少，均不计报酬，只供给伙食。有的较富裕的被

帮助户在秋收后给贫困的帮助户一二斗粮食，作为赠送，不属于工资性质。换工一般以

日数相差不大的农活为原则。

由于劳动者本身是受着沉重的剥削（一般是曲诺或阿加）或其人身直接在统治者的

虐待下（一般是呷西）进行劳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极为低下，以一个健康正常的全劳

动力（不论 市亩，如以平曲诺、阿加或呷西）来计算，每年只能耕中等的旱地约

均亩产 斤来计算，则每个劳动力每年生产原粮 斤。这里，因劳动者也不过

所处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劳动积极性程度的差异这个因素还不估计在内。

彝族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在主子残酷的虐待下，消极怠工的情况是普遍的。具体事例

见下章“阶级斗争”一节。

根据在巴普的调查，每个全劳动力每年进行田间劳动的时间平均约为 天左右。

除农作物的生产以外，各地还零星种植以下几种经济作物：菸 麻、菜籽；极个别

的地方如巴 年从雷波带来棉花种籽试种，但没有成功。这些经济作物都是普有人在

利用屋旁小块土地作为家庭副业来种植，主要是为自己家庭的消费，而绝不是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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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生产，产量极低极少。

凉山彝族地区处在汉族地区包围中。汉族地区的生产力对彝族社会的农业生产曾产

生过深刻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千百年来，尽管彝汉两族的剥削阶级在不断相争，而广大边缘杂居区的彝汉人

民仍然是不断地相处往来，这样，较高的汉族生产水平就自发地影响着彝族社会的农业

生产的各方面，特别是在具有汉族统治势力的土司地区，这种影响就更大一些。甘洛的

斯补乡和宜地乡，其生产水平已与汉区接近；雷波的上田坝和狮子村，生产技术和精细

程度也有相似的情形。

例如，宜地乡马麻村汉人周登科（现为中农）的父亲曾在下土司岭光电家做了二十

多年长工，父死后，他本人继续当长工十二、三年直到民主改革时止，他们的工作是替

土司做分配娃子田间工作，并对土司的娃子做耕作的技术指导工作。

解放前，彝族剥削阶级长期以 曾由汉区掳进或间接购进不少汉人当奴隶，这来

部份奴隶担负着凉山各地的很大一部分生产劳动，这就必然把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习

惯，直接带到凉山彝族地区来。

例如，巴普区汉人胡顺汉在四十年前被抓进三候以达曲诺曲比打一家当呷西，十多

年后升为阿加；他把汉人的耕作技术带到彝区，如稻田原为一犁一耙，他改为二犁二

耙，扯草二三次，冬天灌水。由于技术先进，有些彝族就向他学习。

例如，约在一百年前，中心区的巴普乡、三候以达乡由一个汉人呷西建议开筑水沟

两条，灌溉相当部分的水田；约在 年前，又有汉人呷西在三候以达乡那里兴建一个瓦

窑，至今遗址仍然保存。

又如在昭觉城 多户汉人居住，后为阿候家黑彝赶走，该南乡，过 乡去 水田曾有

的开垦、水稻的耕作技术、使用生产工具形式以及整个水田的灌溉系统，都大部分沿用

汉族的方法，并且把它部分地运用到旱地耕作上去。

同时，在我们各个调查点中都可以看到，那里不少的呷西、阿加和部分的曲诺，他

们 具有或深或浅的汉族血缘，或者他们的前两代就是汉人。因此，他们的汉族父母和

前辈将会把汉人的生产技术和方法教给其后一代。

彝汉商旅不断的往来也促进这种影响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三、四十年来，鸦片

在凉山大量种植以后，促进了彝汉之间商品交换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点在第五节将详细

叙述。

凉山各地所受汉族生产力的影响，与各地和汉区来往的交通路线以及来往的密切程

度有直接关系，如巴普乡和马颈子区两地受雷波县汉区的影响，瓦吉木乡和斯补、宜地

两乡受越巂汉区的影响，利美夹谷区受金阳和云南汉区的影响，城南乡和滥坝乡则受西

昌汉区的影响。

彝族社会在接受汉族生产力的影响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抗拒性。这种抗拒

性的程度在各地不一。

这种抗拒性主要表现为彝族生产关系对先进生产力的抗拒；而有些也表现为彝汉两

族人民风俗习惯的差异而产生的抗拒；有些表现为民族隔阂而产生的抗拒。

例如，解放前在巴普，彝人耕田多是一犁一耙，抓进来的汉人娃子曾经二犁一耙，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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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诺在自耕地上向汉人娃子学习；但是，黑彝连看也不看，认为多犁一次要给娃子多吃

粮食，而自己的收入反正一样。

例如，约一百年前，城南乡有三百户左右的汉人被阿候家赶往西昌，一切汉人所建

的水碾尽毁，水田自此虽被彝人耕种，但许多水沟就一直不修建而多半遭毁。

例如，除个别边缘区以外，凉山各地均不用人粪作肥料，在巴普，一些汉人娃子挖

成的粪坑也不积人粪而只放畜粪，在城南乡和马颈子，一些过去汉人挖成的粪坑早被

填平。在斯补宜地两乡，个别使用人粪的人还遭到鄙视。

例如，在普雄，彝人不习惯使用汉族犁铧，解放初期发放的铁齿耙也不用。

例如，作为高产作物的水稻（较荞子言）在凉山各地推广已数百年，但在中心区的

巴普乡、九口乡等地对水稻基本上不施肥，也没有完全按照汉人的水稻耕植方法来耕

作，因而产量极低。

汉族生产力的影响同样在手工业、畜牧业方面都是重要的，我们在研究彝族社会生

产力发展时，应当加以充分估计。

二、作为副业生产的畜牧业、渔、林业和其它

畜牧在凉山各地的 的 比发展情况不一，它的收入在农、牧总收入中约占

重，普雄瓦曲曲乡和昭觉的滥坝乡二地发展畜牧的自然条件较好，如气候温和，自然饲

料充足，因而畜牧业的收入约占总收入 ；昭觉城南乡和美姑、巴普等地的畜牧条件

较差，如气候严寒，牧草缺乏，因而畜牧业的收入只占 左右。但无论那个地区，畜

牧只不过是一种家庭副业，没有大规模的经营。

据普雄等地调查，在约百年以前，那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都比目前为低，

部分地区如普雄、喜德等地，畜牧业相当发达，畜牧的收入在生产总收入中的比重达到

。个别黑彝养羊达一千只以上。据说，后来因冤家械斗频繁，宰杀牲畜过多，

畜牧生产衰落后就不再恢复原来的规模了。

凉山牲畜的种类主要有牛、羊、猪、马、鸡五种，以羊为主要牲畜。羊有山羊和绵

羊，以山羊数量较多。牲畜中只有部分用作交换作为商品。其余部分，除马用作乘骑和

驮运，牛用作畜力外，牛、羊、猪、鸡都作食用和祭鬼的供品。

根据我们在各地调查，羊子按户平均的数量约为 只，而在各等级中的分配

差异极大，这正反映了彝族社会各等级财富的集中情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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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级每户平均占有羊子数目比较表

中心区的牲畜饲养管理比边缘区粗放。

中心区的牲畜饲养的粗放情况：如没有分别的猪、牛、羊圈，一般都是猪、羊、牛

同圈，畜圈隔栏和人同屋；牧畜都是杂交杂配。

边缘区的牲畜已有单独的畜圈，设在离人住屋一二丈远的地方。

但无论中心区或边缘区都是：没有饲料的人工培植；没有任何的牲畜防疫工作；同

时，每年因送鬼及丧事宰牛、羊、猪、鸡极多，一般都是牲畜还未长大就宰杀，对农业

生产和牲畜的繁殖影响很大。这就使凉山各地普遍发生畜力不足的现象。

例如，在城南乡，黑彝八且五一子死时杀了 头牛宴客，八且家到尔图乌沙时正

式成立吉豪支，在分支送灵时杀了 多头牛。

凉山各地牲畜的病疫有：猪瘟、猪肺疫、牛瘟、牛肺疫、牛炭蛆病、羊肝藏、马鼻

疽等病，都缺乏防治方法。但当牲畜患病后，彝族却有一条好的经验，即把病畜和别的

牲畜隔离，所以不易传染和大批死亡。对较严重的传染病，则把那牲畜打死后埋在山

里。

凉山大小河流甚多，捕鱼是农民利用农闲进行的副业，方法有用鱼网的，有用鱼钩

的，有用铁叉的，有徒手捉的等等，但没有鱼船或较大型的捕鱼工具。

捕鱼只是个别进行，没有采用集体的较大规模的协作方法。捕获量不大，部分自己

消费，部分出卖以换粮食和盐。但它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少。只在上田坝乡，靠近金

沙江边的人户捕鱼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副业。

凉山的林木在边缘区和中心区的黄茅埂附近较多，果木有核桃、桃、梨等种，木材

有油茶树、白杨、青杠、漆、马桑树、桑树、松树、虫树、春添树等。但没有人工管

理，随意砍伐来盖房舍、烧柴、烧炭。

伐林、采柴主要是为了家庭消费，个别出售；时间都在农闲进行，没有专业的樵

夫。

凉山的野兽有：野猪、熊、箭猪、毛狗、豹、贡猪等种，猎兽工具在前几十年是弓

箭，自从枪支大量进入凉山以来，打猎已主要用步枪。

这里猎兽主要是为了防止兽患，同时也是彝族人民的一种副业生产，不过经常狩猎

的只是个别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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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没有从农业分离出来的手工业

在中心区和边缘区都有以下各种手工业：铁工、木工、石工、银工、铜工。这些制

造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工具的手工业者有以下的特点：

他们没有从农业分离出来。每年从事手工业生产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即利

用农闲进行生产，而以大部分劳动时间进行农业生产，并以后者为主要生活来源。

各种手工业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工。如银匠就兼制铜器，铁匠也能做木框和石

器，技艺也不精细。

他们的生产工具都简单、粗糙；生产者之间没有进行任何的协作劳动。除银匠

的工具以外，其余都是仿汉族手工工具制造，但种类极不齐全。在边缘区的甘洛和雷波

的工匠则向汉区购入工具；中心区各地则主要由工匠自己制造。

他们多是黑彝、白彝和土司的阿加或呷西，少部分是曲诺，他们的人身自由程

度与一般曲诺、阿加和呷西相同。他们每年要给主子服几天到半个月的手工业劳役（根

据主子需要），主子给伙食，没有工资；另外，他们还要担负一般曲诺、阿加或呷西的

负担。阿加和呷西的工匠收入部分或全部归主子所有。

由于铁、木匠担负着农业生产工具的生产任务，而工具又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的首要因素，因而铁、木匠的人数又比其它匠人 数为多。尽管如此，这种没有脱离农业

生产的铁匠和木匠 — 和在各地人口总数中仍然只占 人。同时，铁匠在边缘区

又比在中心区为少，这是因为边缘区有不少农户，直接从汉区购入农具或雇请汉族工匠

来彝区加工的原故。

工匠中有的有汉族血统，他们的前辈二三代大都是被抓进凉山的汉人呷西；从他们

的生产工具形式看，与汉区使用的相似；从他们的生产技术看，只是生产过程比汉区工

匠简单。但制作木质食具的手工则为彝族很久就有的劳作。

工匠一般只是负责加工，极个别情况如制木碗、木桶、石臼等才有成品出售。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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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的一 铁、木、银等原料都由定货人自备，铁工具的定货人在工匠加工时间，一般

都在现场作背水、洗铁料等附带劳动。

加工工资有两种计算方式：主要的是按件计算，其次的是按天计算。工资主要是以

粮食支付，其次是以银子支付。

例 斗粮食，个别如，城南乡的铁、木匠的按天计算工资为：每天由八分之三

达 斗粮食。按件计算工资为：铧口，大的 升粮食，小的 升 斗粮粮食；锄头，

食；犁头木架， 斗粮食；水桶（背用），八分之三斗粮食。

手工业没有任何简单的作坊只是在工匠自己家里做，或在定货人家做。

工匠没有什么师徒关系和负担，一般是父亲传授给他的一个儿子，或传授给个别感

情较好的亲友。受艺者在学习期间的劳动成果归师傅所有，一般对师傅没有负担。

但是，在巴普，手艺高的木匠（如修盖房屋的）在投艺时也有交学金的。学艺时间

是半年至三年，谢师礼金是 锭银子。

工匠的工资比农业生产的收入较高，其所以不脱离农业生产专务手工业的原因

是：这里的生产水平低，雇主少，特别是边缘区的雇主，多从汉区雇请汉人工匠加工，

因此，如果只靠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则不足以维持生活。

工匠的社会等级虽然低下，但是由于他们的手艺对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起着很重要的

作用，所以彝族劳动人民对他们是相当重视的，许多地区如普雄、昭觉等地对匠人是相

当尊敬的。在城南乡，农忙时，劳动人民都愿帮助铁、木匠耕种和收割。同时，由于他

们对主子能提供较多的财富或负担，所以他们的身价就要比同一等级娃子的身价高出一

倍至几倍，主子也不敢轻易打骂他们，相反还用特殊方法去笼络他们。

例如，在普雄，汉人呷西初到主子家里时，手工活的收入全归主子，过些时间，主

子为了避免他逃跑，不少是和呷西约定工价留几成给他自己，或议定一年只须交几石粮

食给主子，工匠可以自由外出做活。⋯⋯呷西木匠郑良贵在阿候觉保家每年为主子赚

锭银子，他吃得比其他呷西为好。有一次，因为他不愿吃洋芋而和女主子吵骂，男主子

回来还骂女主子说：“几个粮食值几个钱！如果木匠跑了还得用较多的银子赎回来。”

此外，织造“擦耳瓦”麻布和麻口袋都是彝族妇女的家庭副业，利用农闲和晚上织

造。“擦耳瓦”是彝族男女所穿的披风，其毛线用手搓成，每织一件需时达一个半月

（专事织造），劳动效率极低；同时，织造“擦耳瓦”又是不为黑彝等级所贱视的劳

动，黑彝妇女多从事织造。赶披毡则男女都做，草席只有男子才织造。这些产品每年生

产数量极其有限，主要供各家庭自己消费，个别的才用作交换。

在甘洛的土司区，约一百年前有由汉人修建的水碾业，解放前，它的业务主要是替汉

区农户加工，替彝族人加工的只占它的业务十分之一，因后者的农作物加工仍以人工推

磨为主。另外，在二十年前，阿尔乡、斯补乡有彝族自己修建的水碾，专为彝人的农作

物加工。

巴普区在解放前十五年曾有个别的砖瓦业，存在的时间约十六年，生产者都是汉人娃

子，产量极其有限。

上述两例说明，这两种手工业都不是当地彝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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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有形成独立经济部门的商品交换

彝族社会商品交换的特征是：商品交换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没有形成本民族

的商业市场，没有从农业分化出来的商人，只有极其个别的商品生产，但是没有独立的

商品生产者。

没有从农业分化出来的商人

彝族没有从农业分化出来的商人，附带从事商业活动的一般是曲诺和阿加，也有个别

的呷西。鸦片种植以后，黑彝也有附带从事商业活动的。他们（除黑彝）以农业生产为主，

而利用农闲 个月进行商业活动。这些商人（除黑彝）都不同程度时间，每年约有

的隶属于主子，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仍然要担负一般曲诺、阿加和呷西的负担，

包括实物和劳役负担。

阿加和呷西进行商业活动的资本，一般是主子给予，而以盈利半数给主子。一般情

况下，阿加或极少数的呷西从事商业，事先需要获得主子的允许。以自己积蓄作商业资

本的曲诺或阿加，如果因为从事商业而耽误为主子服劳役的时间，则可以用实物作偿。

彝族这些商人的人数是不多的。如昭觉城南乡总人口 人中，兼营的彝商只有

强；人，即 雷波拉里沟乡总人口 人中只有 人，即 弱。

由于彝族社会的商品交换是在黑彝家支分散控制的社会下进行，商人从这个黑彝家

支地区到那个黑彝家支地区，中间要经过几个黑彝地区，往往不易通过，或风险很大；

这种人为的地区之间的封锁，使“保头”问题成为彝族地区进行商业活动必须首先解决

的问题。

商人的“保头”就是他所经过的每一个黑彝地区的势力最大的黑彝家支头人。在每

一个地区有了“保头”，分别交了“保头”费以后，即使各黑彝之间发生冤家纠纷（除了

交战期间）也可以安全通过。“保头”费根据贩运的货物多少而定，一般是抽货物价值

的十分之一以下。

在进行商品交换的地区，“保头”除保护人、货外，还派出他所属的一个娃子：曲

诺、阿加或呷西，引商人到各家进行交换。这个娃子对所在地的情况很熟识，清楚哪一

家有东西出卖，哪一家需要东西。他不仅是商人的向导，同时也是交易的介绍人，因而

他也起着商品交换中介人的作用。

商人投保后，仍要冒着两种风险：一种是“保头”反保，把他出卖；一种是“保

头”势力不足，被别的更强悍黑彝家支拦途截劫。

例如，解放前，住在昭觉的汉族农民兼商者程风鸣的父亲由西昌回昭觉途经塔山山

顶，罗洪家和保姆家过来打枪抢劫，程父躲避，结果就把两匹马所驮运的东西抢光，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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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程父找“保头”尔恩一达，“保头”说他们是尔恩的冤家，没法取回，以后就没有结

果。

鸦片种植前，由于商品交换对彝族社会的经济生活影响不大，彝族商人的社会地位

只是相当于其等级的地位。

彝族内部的商品交换：首先是彝族居民之间通过商人或直接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

然后是彝族居民通过货币的间接交换或直接物交换，以换取从彝汉之间交换得来的外地

产品。这种交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彝汉之间商品交换的继续。

彝族内部商品交换的种类有：粮食（少量）、羊、牛、鸡、鸦片、酒（以上六种除

部分粮食外都是在彝族内部生产的）、盐、布、烂铁、针线（以上五种是从汉族地区运

进的）等十一种。

由于彝族社会是一个高度的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又有盐、布、烂铁几种必不可少的

物质在彝族地区是没有生产的，因而在彝族内部的商品交换中，仍然以汉族运进的盐、

布、烂铁作为交换的主要内容。

商人买卖的商品数量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大约每个商人每年贩运 次，每

双；枪支每次次是一匹马所能驮运的东西，如是贩运羊子，每次为 仅

两左右支；鸦片每次为 。

如前所述，彝族社会的生产部门没有任何较大规模的协作劳动，农业和畜牧都是在

个体劳动方式下进行，在社会生产力极低的前提下，黑彝等级仍然不可能提供大量的剩

余产品投入彝族内部的商品交换中。

彝族内部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主要是白银）作为主要的交换手段，但是以物易物的

交换方式仍然存在。总的来看，商品交换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多种价值形式的并存，

说明商品交换的落后。首先看扩大的价值形式。如一升粮食、一只鸡、一张羊皮等，通

过生产者之间（个别通过商人）进行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来进行。这种交换的量的比例

定的。是比较固 在凉山中心区的昭觉城南乡和边缘区的拉里沟乡，其具体交换比例公

式如下：
城南乡　　　　　　　　　　　　　　　　　　　　拉里沟乡

再看一般的交换形式。如 斗粮食、一只羊等，通过商人（个别通过生产者之间）

进行交换，都是以粮食或羊皮作一般等价物即采取一般的价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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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换者一般把这些等价物留待进行下一步的交换，而不是为了自己消费，因而

他们交换时所关心的已经是一般等价物的数量及其价值，而不只是它的使用价值了。在

城南乡和拉里沟的具体交换比例如下：

城南 拉里沟乡乡

货币价值形式。如枪支、鸦片、较多的布皮、羊子、粮食等，通过商人进行商品

货币的间接交换，并采用以白银作交换媒介的货币价值形式。这种交换在解放前

二、三十年来，由于鸦片运出凉山区外而导致白银大量流入区内而更为普遍。而且也逐

渐影响到一般的小额交换，即使白银使用不多，但在价值折算上也采用货币价值形式。

在城南乡和拉里沟乡的具体交换比例公式如下：

城南乡　　　　　　　　　　　　　　　　　　　　　　　　拉里沟乡

彝族社会的度量衡单位各地不一，每个地区使用度量衡用具的标准差别也很大。秤

市两以上的；每斤有相当于 市两或 每大升谷子有相当于 斤的，也有相当于 斤以

上的。

彝族内部商品交换的商业利润（买进与卖出之差）一般都达到交换价值的

，个别为 ，而商人获得的纯利也要达到 ，有时为 。

彝汉之间的商品交换

依据我们调查的情况，鸦片在凉山种植以后，直接促使彝汉之间的商品交换的规模

和某些质的方面起了很大的变化；为此，我们尽量把鸦片种植前后的材料，分开阐述；

并在此节主要写鸦片从凉山运出前的情况，而在下节写鸦片从凉山运出后的变化。

彝汉之间商品交换的内容是：彝族社会的土特产和少部分剩余生产物与汉族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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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物，通过汉商、彝商进行交换。这种交换主要是在围绕凉山地区的彝汉杂居区（或

汉区）的市场上进行，其次是在凉山边缘区内（个别在中心区）的彝族“保头”家里

（或在“保头”直接保护下）进行。

在鸦片还没有从凉山输出以前，彝汉之间商品交换的内容主要是汉区生产的盐、

布、铁与彝区的药材、皮货和其它土特产品的交换。

如前所述，彝族社会所能提供作交换的剩余产品是很有限的，同时，彝族地区没有

生产彝族人民的必需品：盐、布、铁；因此，彝汉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凉山彝族社会商品

交换的整体中占据主要的地位，而彝族内部商品交换实质上只成为彝汉之间商品交换的

一个补充或继续。

凉山彝族社会有一句广泛流行的谚语：“彝人离不得汉人，汉人离不得彝人，彝人

离不得盐巴，汉人离不得皮货”就是这个事实的反映。

鸦片运出前，凉山地区每年生产的皮货、药材和土特产品投入彝汉之间商品交换的

数量大致如下：

凉　　山　　地　　区　　土　　特　　畜　　产　　品　　数　　量 统 计

注：以上是凉山州人委工商处的调查和统计材料。

凉山周围的边缘地区存在着不少彝汉杂居区。那里疏落的分布着汉族的集市。它们

从很久以来即成为彝汉之间商品交换较固定的和经常的市场。

凉山东部和东北部的雷波、马边、峨边三县（小凉山地区）的彝汉杂居区，是这些

个集集市分布较多的地方，那里共有 市。

雷波县：县城、汶水镇、黄浪、中兴镇、永盛镇、羿子坝、海瑙坝、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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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边县：县城、雪口山、玛瑙、下溪、三河口、中山大院子、走马坪。

峨边县：县城、新场、大堡。

个集市。其次，凉山西北部的越西和甘洛二县，也有

越西县：县城、海棠、平坝、廖叶坝、保安、五家屯、中所坝、大树堡。

甘洛县：田坝、双河场、凤窝。

西南和南部的喜德、普 个格、金阳三县，就只有 这样的集市。

喜德县：冕山、登相营、热水、甘相营。

普格县：县城、扯扯街、拖木沟。

金阳县：灯厂、派来。

彝汉杂居区集市的特点是：第一，集市中的座商全部都是汉人，行商绝大部分是汉

人，少部分是彝族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商人。第二，它们都是定期的集市，每 天赶集

次，与汉族农村定期集镇的习惯一样。

由于盐、布、铁都是彝族人民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物资，而药材、皮货、土特产也

是汉族地区需求的物资，这几种商品交换的必要性就是产生这些集市的主要的和直接的

原因。由此可以推断，这些集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同时，它们的分布地也

必然是两族人民往还的交通孔道与货物集散的地方。

彝汉之间商品交换中采用的价值形式，一般是以白银或银元为手段的货币价值形

式，并使用汉族的度量衡工具和计算单位。虽然在交换过程中，仍有采用产品的直接形

态作为等价物，但交换者双方都经过把产品换算为货币价值的过程，因而这种交换是商

货币的间接交换品 。

在鸦片没有运出区外以前，彝汉之间商品交换的利润一般为交换价值的

。

五、鸦片种植、销售及其对彝族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凉山彝族种植鸦片主要是为了向汉区出售，因此，它对彝族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它所促使的彝汉之间商品交换的巨大变化，进而影响彝族社会生产力以至生产关系的各

个方面。

鸦片第一次传入凉山各地种植的年代并不一致，但都是在一九一 年前后。据调查，

美姑巴普是在一九 九年，由住在三候以达山背后的黑彝井曲达仁的父亲从汉区带回鸦

片种籽，在汉人指导下进行试种而开始种植的。普雄瓦吉木乡则在一九一一年后，因汉

区有对鸦片种植的禁令，汉人烟贩到布吉洛（中普雄）一带租地种烟，以后彝人也就逐

渐种烟。马颈子和阿尔乡也都是在这个时期传入的。

约二十年间，鸦片逐渐遍及了凉山各地，但在此时期种植的鸦片，生产者本身吸食极

少。以后，汉区禁烟松弛，汉区烟贩收购中断，鸦片种植渐少。

鸦片第二次传入凉山是在一九三八年前后，由于汉区又申禁令，汉商又来彝区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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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鸦片又在凉山各地大量种植，不少地区直到解放前为止。

鸦片在每年秋收后（农历九月）播种，翌年三四月收获，只适宜于上等田地里种

植。耕作技术较农作物细致：犁地后土块要打细，挖窝点播也有一定的间距和行距；干

粪必须捶成细末按窝施肥，有的兼灌清粪和追肥一次，并进行耘苗；腊月锄草一次，翌

年正月根部培土 两，年成不好可收一次。每亩稻田面积施肥八九背，最好年成可收

两左右，一般年成可收 两左右。

各等级种植鸦片的情 是：在巴普和马颈子两地，黑彝每户每年约收 两以上，

两左右，富裕最多达 两；曲诺和阿加每户每年约收 曲诺也有达 两的。

根据各地调查，鸦片的种植主要是为了卖给汉区。它促使彝汉之间的商品交换发生

着以下的变化。

鸦片还没有从凉山运出以前，彝汉交换的商品内容只有皮货、药材、土特产与盐、

布、铁。交换的规模也很小。如过去昭觉城南乡在总人口约 千人中，只有彝汉交换的

商人一、二人，每人每年买卖 次，每次是 匹马所能驮运的东西。鸦片

运出以后，交换的商品内容就变为唯一的鸦片与盐、布、铁、武器、服饰品的交换，到

解放前夕，交换的规模大大扩大，如马颈子区有人口约万人，那里每年运出汉区的鸦片

量就达一万五千两到二万两。那里，当鸦片上市季节，汉商为了收购鸦片而带来的货物

比汉区市场（雷波城）还多。

同时，市场情况也起了变化。过去，彝汉交换主要是在边缘彝汉杂居区或汉区集市

进行；鸦片大量运出以后，市场就已越出集市的范围。如一九四四年，美姑巴普乡的峨

普村吉衣布门旷场里，曾有一 由汉区前来的汉商组织的鸦片市场，每年交易时间

天，每天约 人赶场，还有汉族妇女在那里出卖汤元、 糟等，后因汉族禁

烟较严，汉商不敢再来，这个市场只存在三年便消失。瓦吉木乡和瓦尔乡也有个别这样

的临时市场出现。

金沙江沿岸地区也存在过这种临时性的集市，如在布拖县木耳乡和九都乡交界的呷

乌村，解放前比补家由于半斤盐巴而引起的大冤家案件，骨子里就有争夺这个集市的因

素。

此外，还出现了两种新的交换方式：一种是汉族商人到凉山边缘地带的彝族地区来

收购鸦片，他们是在彝汉杂居区的彝族引导下来的；并且采用鸦片卖青的方式，如雷波

马颈子等地，不少汉商在鸦片尚未成熟时便来彝区，请当地“保头”介绍，包下种烟者

一定面积的鸦片青苗，予估产量，先付价值的半数；到鸦片收割时，再携同具有采烟技

术的工人来收割。

另一种交换方式是边缘区的个别黑彝和曲诺产烟者，亲自把鸦片运往汉区或杂居区

出售，如雷波马颈子、狮子村各地都有这种情况。

随着彝汉之间商品交换规模的巨大发展，大量白银便从汉区流入，结果也就使商品

货币的经济联系，扩展到彝族内部商品交换的领域中去。

在此期间，甘洛、美姑、雷波等地还产生个别彝商（每地约 人）有几年时

期脱离农业生产。

凉山彝族从来没有自己的白银冶炼工业，银子的来源是从汉区流入的。前已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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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长期停滞在极其低下的水平，而鸦片在凉山各地大量栽植，

又对人力和地力起着残酷掠夺的破坏作用，因此凉山地区的生产、生活领域对输入商品

的需要，并没有很大的扩展；另一方面，交换价值较高的鸦片大量运往汉区以后，就具

有大量运 内进生产、生活资料的可能性。这样，就在这一段期间 ，彝汉之间商品交换发

生了商品输入的需要与输入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输进和输出的商品价值不平衡也就产

生白银大量进入凉山地区的结果。

我们对解放前白银在凉山地区的流通量还缺乏资料。现在，只能从白银在解放前各

年代的变化，也就是仅从白银对粮食比价急遽下降的事实中，可以看出白银的流通量是

不少的。

此外，在解放前的近年里，白银在不少彝族家庭（包括黑彝、曲诺和阿加）储蓄

着，白银已用作彝族内部商品交换的手段，白银用作结婚的身价、打冤家的赔命价，白

银的借贷关系已普遍发生（见下面各章）。从这些事例中，也可以证明白银流通量的急

速增加。

另外，鸦片从凉山运出以后，彝汉之间商品交换的商业利润就增加为交易价值的三

倍以上，而商业利润最高的就是鸦片和武器两种商品。

鸦片的种植、销售，进而对彝族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以下的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在生产工具的质量起了多少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仅仅因为种植鸦片

技术较细致，种植鸦片需要用较多的生产工具，以及鸦片的交换价值较高，因而可以从

汉区换来较多的铁料才产生的。

例如，据在巴普调查，鸦片运出汉区以后（第二次传入），彝人购买铁的数量增

加。当 在雷波既易买到毛铁，且较以往破锅烂铁的价格便宜。以往，锄头每件仅重

斤，长约 公分，宽 公分；鸦片输出后，锄头每件重 斤，长约 公

公分；铧口过去分，宽 每 斤，以后为件重 斤；镰刀以前每件重

两两，以后重达 斤。到

边缘区阿尔乡因种鸦片每年均有新开的荒地。该乡的所池村就已开出荒地约百亩以

上。

但是，生产工具质量的提高与荒地开拓面积的扩大主要还是用在鸦片生产上，至于

农业生产方面，却因鸦片种植而遭到严重的破坏。

例如，在巴普，好田好地变为鸦片地，使土质变硬，大春作物因此一般减产；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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